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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外交

陈友骏１

（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亦同步性地进入新常态阶段。 尽管如

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合理继承了其原有的基本内容和战略目标，并展示出独特的内涵与

创新。 “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更加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地位，并在更高水平上服

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多元化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半径与渠道。 基于

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积累了新优势和新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
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 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实效、如何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

务实的政治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外交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外交；新常态；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８７－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０；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０９。
基金项目：本文是 ２０１５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内外统筹研究”（２０１５－ＧＭ－１５２）的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友骏（１９８１—），男，江苏滨海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亚太政经关系和日本

问题等。
①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阿斯塔纳）”，《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
②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二○一三年十月三日，雅加达）”，《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希望与相关国

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
时中国愿意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模式，以点带

面，从线到片，推动区域大合作的逐步形成。①随

后不久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

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以下简称

ＡＩＩＢ）的倡议，并希望能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

域内所有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建设。②至此，“一带一路”设想的基本框架业已

构建完成，这不仅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中国新

一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经济关系

的主要抓手，更是新政府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

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
外交始终是为内政服务的，从这一层面来

看，中国经济外交也必须服务于国内经济的稳

定发展和改革创新。 “一带一路”的设计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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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经济外交在历史新阶段的改革性举措，
也是中国经济外交“扬帆起航”的标志性工程，
更是缓解国内经济现实矛盾、突破经济增长乏

力阶段性“瓶颈”的战略性举措。 因此，“一带一

路”与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局势紧密关联，而后者

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前景。
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改革与开

放，详细阐释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内涵、
特征及实施路径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中

国经济外交的发展前景。

一、中国经济外交及其在

“新常态”下的内涵

　 　 提及中国经济外交，其真正意义上的大规

模开展基本同步于改革开放大战略，并经历了

大致四个阶段的演进，分别为接触性经济外交、
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领导性经济

外交。① 期间，作为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促进对

外经济合作的主要抓手之一，中国经济外交较

为高效地完成了赋予其的基本任务，发挥了一

定显著作用。
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它逐渐

完成了从摸索、初见雏形、尝试、碰壁、再探索、最
后蓬勃发展的蜕变，为中国经济始终能维持在一

个较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外交获取了重要的经

济利益，为国家发展谋取了包括人力、物力、技
术、资源等在内的战略性基础要素，这不仅保障

了国内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营，也在更高层面确

保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效升级。
第二，依托经济外交，中国不断深化了与相

关国家及地区在经济领域各个层级上的全方位

合作。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资金援助

和技术援助开始，中国经济外交的合作内容不

断突破、不断充实，发展至关税互惠、能源合作、
金融合作，并逐步递进至产能合作、货币互换和

税制协商等层级更高、专业性更强的经济领域。
第三，倚重经济外交，中国强化了与其他国

家及地区在政治、安全等经济议题之外的各个

领域的合作关系，这为自身发展树立了良好的

国际形象，赢得了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有利的

国际环境。②

第四，依托经济外交，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

构建了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国际经

济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共同塑造并维护了和平

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朝着更为合理、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经济外交也

时时刻刻反映着中国政治经济生态的演变。 鉴

于此，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尤其是“新常态”下
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外交之间同样存在着紧

密的互动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常态”中国

经济外交并不是对既有内容的全盘否定，而是

在合理继承前文所归纳总结出的基本内容的基

础上，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任务和新的发展思路，
以使中国经济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

水平上砥砺前行。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外交“新常态”存在以

下内涵特征。
第一，突出中国的“引领”地位，尤其是在推

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改革、推进全球政治经济

持续发展层面上。 具体而言，中国的引领地位

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不断壮大自身国力，积极“引领”全球

经济加速复苏。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世

界政治与经济开启新一轮的深度调整。 与此同

时，世界经济始终徘徊于萎靡状态，这对全球政

治经济的未来发展构成挑战，但也对新兴国家的

集体性崛起、进而引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创

造了重要机遇。 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济总

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

国。 ２０１４ 年，中国ＧＤＰ 总量突破 １０ 万亿美元，中
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③ ２０１６ 年，

８８

①

②

③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外交评论》，２０１４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５ 页。
常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经济外交思想研究》，武汉

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第 ７５－７６ 页。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ｓｎａａｍａ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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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继续保持 ６．７％的中高速增长，ＧＤＰ 总

量达到 ７４．４ 万亿人民币，突破 １１ 万亿美元大

关。①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年度贡献率也超过了 ３０％。 中国经济体量的

迅速膨胀，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持续

增加，提升了中国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世界其他国家、尤
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发

展、引领全球经济体系改革的认同与期待。
其二，积极提出经济合作合理倡议，引领地

区及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正确取向。 全球性金

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掀起了新一波的区域合作

化发展浪潮，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Ｔｒａｎ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 ＴＰＰ）、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以下简称 ＴＴＩＰ）、服务

贸易协定（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

ＴＩＳＡ）、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ｙ，
以下简称 ＢＩＴ）等一系列多边或双边类型的新经

济规则谈判集中涌现，促使经济外交重新成为

全球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推进

中美 ＢＩＴ、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双边谈

判，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以 下 简 称

ＲＣＥＰ）、中日韩自贸区、互联互通合作等多边谈

判进程。 中国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协调筹

建了 ＡＩＩＢ 和新开发 银 行 （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以下简称 ＮＤＢ）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为
提速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增加了重要的砝码。 不

仅如此，未来“在新生产网络构建中，中国经济

发展新常态将提供新机遇、发挥新作用，成为完

善区域生产网络的最重要驱动因素”。②

其三，从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逐步构建中

国的全方位“引领”优势。 中国学者李巍和孙忆

认为，“中国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对世界经济

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开始成为和美

国、欧盟并肩的三大领导者之一。 这种领导性

作用主要体现在议题领导、人才领导和规则领

导三个方面”。③ 不仅如此，“新常态”下的中国

经济外交更为注重资源领导、协作领导和战略

领导等三个宏观层面的议题。 举例来说，经济

发展中存在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

息等因素，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而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④ 实际上，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外交方略

可以视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型代表，
不但有利于缓解地区及国际市场在资源配置、
商品进出口、劳动力流动等关键问题上的低效

率乃至无效率，也更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建立

起相关资源及产品的竞争型市场，增加地区乃

至全球的经济活力，还能彰显中国经济外交在

资源领导、协作领导和战略领导层面的显著优

势及突出地位。
第二，“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在更高水平

上服务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外交是为内政

服务的，同样，经济外交也是为发展内部经济服

务的。 我国的经济外交之所以步入崭新阶段，
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积累

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它也受制于国内经济发

展现状的制约，即“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需要

全新的经济外交模式。
其一，经济外交必须全方位地反映并满足

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新常

态”的主旋律是“转型升级、协调发展”。 中国经

济不仅要解决增长速度的问题，更要解决增长

质量的问题，同时，还要兼顾国家经济安全和政

治安全等总体规划，确保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均

衡、稳定、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目标。 为此，“新
常态”经济外交的战略部署不能仅仅停留于国

家经济利益的谋取与交换，更要发挥其在国家

整体外交中的优先性工具的独特优势，在确保

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及整体安全的基础

９８

①

②

③

④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 年 ４ 季度和全年我国 ＧＤＰ 初步核算

结果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７０１ ／ ｔ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４５６３８５．ｈｔｍｌ。

张蕴岭：“经济发展分化 规则竞争激烈 产业变革加快 世

界经济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与构造期”，《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外交评论》，２０１４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８ 页。
彭才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不容否定”，《人民日

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５ 卷

上，综合且平衡地推进经济外交新战略及新政

策。 由此，“新常态”经济外交必须拓宽自身的

战略视野，提高服务经济安全和国家整体安全

的能力与水平，同时更要把“如何确保安全”这
一问题意识放在首要位置。

其二，经济外交合作的结构和层级亦将产

生相应调整与提升。 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
意味着中国经济业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发展

阶段，也表明中国经济外交必须以更全面、更完

善的姿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为

此，中国经济外交的手段、目标等发生如下的重

要“转变”：（１）经济外交手段趋向多样化，即由

传统的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转变为搭建多层次的合作框架，开展覆盖贸易、
投资、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２）
经济外交的优先取向以传统的自我开放市场为

主转变为积极吸引对方与我进行经济合作，并
主动对我开放市场；（３）经济外交的主要着力点

由传统的资金和原材料向技术和人才倾斜，尤
为重视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新科技和顶尖

人才的攻关与引进；（４）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由

争取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利益最大化，转变为

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使全球

贸易、投资和宏观经济等实现最优化发展；（５）
经济外交的视阈更为宽广，即由纯粹的经济问

题进一步拓宽至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

等涉及面更广的经济议题。
第三，坚持多元化的经济外交实施路径，进

一步拓展对外经济合作的路径与渠道。
其一，有机协调“既有”与“新生”合作机制的

融合与共生。 一方面，中国并没有摒弃世界贸易

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ＷＴ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以下简称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维护世界经济发展

的传统机制，而是在继承与改革的基础上，促使

传统经济合作机制朝着更为合理、更为高效的

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尝试在地区及多边经

济合作机制上有所创新，集聚“以小见大”的改

革力量，如倡议建立 ＡＩＩＢ、设立丝路基金，以及

筹建 ＮＤＢ 等。 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拓展在双

边合作上的可能性及可行性，实现“互利共赢”
的最大效用。

其二，积极探索经济外交合作边缘的延伸

与扩展。 全球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引发经济外交

的影响范围持续延伸、扩展，后者由贸易、投资、
金融等传统领域逐步延伸至气候变化、能源资

源安全等新兴领域。 在此背景下，“中国愿同亚

非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建设高速

铁路、高速公路、区域航空网络，推动亚非工业

化进程。”①“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

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
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

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

资。”②与此同时，“以中国装备‘走出去’为突破

口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更多高附加值

的中国制造、中国标准到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产

能合作，实现出口升级、产业升级。”③“新常态”
下的中国经济外交开启全方位、宽领域的全新

模式，不仅涵盖了基础设施出口、贸易合作、对
外投资等传统项目，更囊括了产业及产能合作、
标准输出等更高层次的经济内容。

其三，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坚持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

增长环境发生改变，面临许多新挑战，包括外部

市场环境变化、新贸易规则制约、内部经济结构

失衡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等。”④不仅如此，“当前，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徘徊不前，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进展缓慢，各类自由贸易

协定大量涌现。 另一方面，新的多边开放进程

推进艰难，美欧对多哈发展回合议程不再予以

支持，转而推进由其引领的“诸边协议”谈判，如

０９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

人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雅加达）”，《人民日

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李克强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以改革开

放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张蕴岭：“经济发展分化 规则竞争激烈 产业变革加快 世

界经济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与构造期”，《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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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Ａ、信息技术协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ｓ，以下简称 ＩＴＡ）、ＴＰＰ、ＴＴＩＰ。 显然，美欧

等国意图借此确立新规则、稳固主导权，建立新

的竞争优势。 由此，“未来围绕国际贸易、服务

和投资新规则制定的角力，将会成为国际经济

关系的一个焦点。 维护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新规

则制定的参与权，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有利国际环境、实现经

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① 我们应运用持续增

强的经济实力，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基本原

则，推进双多边和区域经贸投资合作，同时以

ＮＤＢ、ＡＩＩＢ、或者其他潜在的多边金融机构为抓

手，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升中国在全球治

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且推动国际经

贸规则体系变革朝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

发展。②

第四，务实的经济合作成为主旋律。 世界

经济格局深度转型，国际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升
级，各国之间围绕着要素及资源的竞争进一步

加剧，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均对中国引领或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提出了新要求。
其一，务实性。 经济外交本身就具有“务

实”（抓利益）为本，兼有“务虚”（重道义）、“虚
实”结合的典型特征，③而与其相比，其中的经济

合作部分更为强调“偏实轻虚”，注重合作利益

上的扩大、共享。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外交、
尤其是对外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在严格贯彻

“互利共赢”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共

同利益、公共利益。 诚如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７ 年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报告所示，“未来 ５
年，中国将进口 ８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６ ０００
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７ ５００ 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 ７ 亿人次。”④简

言之，中国将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

巨大的经济实惠，切实地回应全球经济对中国

的需求与期待，同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两大重要理

念为指导，引领经济全球化的砥砺前行。⑤

其二，自我约束性。 毋庸置疑，中国外交从

来都不缺乏自我约束的属性，“不干涉内政”的

基本原则就是最佳、也是最为直接的阐述。 与

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由弱走强，中国也逐步由

大国成长为强国，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

要代表和国家政治的重要参与。 责任与义务是

平行的。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强，
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就愈发重要，对引领世界

经济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改革的责任与义

务也相应增加。 对此，中国经济外交逐步增加

了自我约束的强度与韧劲。 这里以气候与环境

问题为例，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至 ４５％，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措施和行动。⑥ 在此基础上，习主席领导的新一

届中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中国的减排计

划，承诺“中国计划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

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２０％左

右”。⑦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能够

最终通过《巴黎协定》，中国又发挥了中流砥柱

的关键作用。 可以说，这既是中国为解决全球

气候变暖问题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同时也是中

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层面实现“自我约束”的典

范，更是中国经济外交转入新常态的积极表现

之一。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蕴岭：“经济发展分化 规则竞争激烈 产业变革加快 世

界经济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与构造期”，《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毕吉耀：“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

主动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周永生：“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外交概念研

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 年第 ７ 期，第 ４０ 页。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的演讲（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日内瓦）”，《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李君如：“解决经济全球化矛盾的良方”，《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０５ 年降 ４０％ ～
４５％》，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ｊ ／ ｃｊ－ｈｂｈ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９ ／ １１－２６ ／ １９８６４９０．ｓｈｔｍｌ。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于中国北

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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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

实施路径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赋予了中国经济外

交更多的改革与发展，同时也在原有发展模式

的基础上，为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实现方式与实

施路径，而这也为中国经济外交在内容和方法

上的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一，维护并发展好既有的国际经济治理

机制，并依托现行机制的自有优势，改良并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与制度。 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之后，美国实际上逐渐抛开 ＷＴＯ 等现有机

制，强行推进 ＴＰＰ、ＴＴＩＰ 等新经济治理机制，并
希望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治理体

系。①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 ＷＴＯ 等

现行体系的态度是肯定且积极的。 中国国内的

主流观点仍坚持认为，ＩＭＦ、Ｇ２０、亚太经合组织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以下简称

ＡＰＥＣ）等是并仍将是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

台。② 因此，维护 ＷＴＯ、Ｇ２０、ＡＰＥＣ 等既有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功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是“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

的重要基点，也是中国多边经济外交的出发

点。 正是因为持有这样的基本态度，所以，无
论是对 ＷＴＯ、ＡＰＥＣ 等存在时间相对较长的经

济治理机制，还是 Ｇ２０ 等存在时间相对较短的

多边经济治理机制，中国均持有“改良式发展”
的基本态度，希望推动各类治理机制的内部改

革与砥砺前行，实现上述治理机制的自我完善

与发展。 举例而言，中国在 ＷＴＯ 机制层面的

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积极促成了 ＩＴＡ 的签署，
后者是 ＷＴＯ 成立 １８ 年来达成的首个重要关

税减让协议；不仅如此，中国有效地协调了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在 ＷＴＯ 第十

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内罗毕部长宣言》，
“１６２ 个成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

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

达成了新的多边纪律。”③而在亚太经济合作层

面，中国举办了 ２０１４ 年 ＡＰＥＣ 峰会。 此次峰会

通过“北京纲领”，一致提议“构建融合、创新、互
联的亚太”。④ 与此同时，作为峰会的重要成果

之一，与会领导人决定实施《亚太经合组织推动

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开展实现亚太

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在现有区域

自贸安排基础上，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⑤显

然，北京峰会为 ＡＰＥＣ 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方

向，同时有力地促进了亚太经济一体化和贸易

投资治理新机制的生成。
第二，引领构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

双、多边新治理机制，尤其强调构筑不同层次、
不同方式的经济合作轨道，有序推进与相关国

家及地区的经贸合作。 具体而言，中国在双多

边层面经济外交的新政集中在以下方面。
其一，稳固与美国等经济强国之间的经济

合作，夯实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常态

下的中美经贸合作同样取得了优异成绩。 ２０１５
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突破 ５ ５００ 亿美元关口，美
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

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 与此同时，中美双向

投资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中国

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 ４６６ 亿美元。 美国是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⑥ 以此为背

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众人瞩目的焦

点中的焦点。 这一协定不仅是对过去中美经贸

合作成果的总结与肯定，也是对未来中美经贸

关系发展的设计，还可能关系到未来中国与其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继业：“奥巴马政府经济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１７ 页。

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

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４９ 页。
“ＷＴＯ 部长会获历史突破 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解

放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ＡＰＥＣ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官方网

站，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ｐｅｃ－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１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２ ／ ２１＠ ２５０４．ｈｔｍ。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

２５ 周年声明”，ＡＰＥＣ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官方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ａｐｅｃ－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１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２ ／ ２１＠ ２５０３．ｈｔｍ。

“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中美贸易额达 ５５８３．９ 亿美元”，中国日

报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
ｔｏｕｔｉａｏ ／ １１２０７８９ ／ ２０１６－１－２９ ／ ｃｄ＿２３３０７５５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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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贸易投资伙伴签署相关协定的框架和内容，
因此，中美 ＢＩＴ 的意义非同一般。 为了尽快促

成这一协定的达成，中国的努力和意愿是积极

的，尤其是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两大原则性问题上的突破性表态，表明了中国

重视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态度，同时也希

望借此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塑造开

放自由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
其二，牢牢把握经贸合作的战略基石，推动

双、多边经济合作协定的达成与生效。 应该说，
“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取向是多元的，
即一方面，积极融入地区合作机制的谈判，适度

发挥经济强国的引领性功能，推动合作机制朝

向积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与相关国

家和地区构建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双边合作

机制，丰富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实质。
从地区经济合作层面来看，中国既是“１０＋３”

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既有合作框架的主要构

建者与成员方，也是 ＲＣＥＰ、中日韩自贸区等筹

建中的合作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因

此，中国在不同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内，扮演着

形式多样且不可替代的关键性角色。 值得关注

的是，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正式

表态其就职后就宣布美国退出 ＴＰＰ 之后，ＲＣＥＰ
和中日韩自贸区的合作机制随即成为亚太社会

议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此外，与地区层面相呼应，中国在双边层面

也开展了不同形式、内容丰富的经济外交，其中

涉及货币金融外交、贸易外交、经济援助等。
其一，依托货币互换深化两国经济的融合

度，逐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的

资金规模已达到 ３３ ４３７ 亿元人民币，互换对象

不仅包括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英国、
瑞士、加拿大、欧洲央行等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

体。① 借助双边货币互换的经济外交方式，中国

有效提升了贸易投资中使用本币结算的范围，
更规避了汇率风险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同时加

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为区域及全球金融

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其二，搭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框架，通过切

实努力抵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侵袭。 诚如习

主席所要求的，“中国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

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

动。”②中国经济外交步入新常态阶段，明显加快

了自贸区的建设步伐。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末，中国

已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签署自贸协定 １４ 个，涉及

２２ 个国家（参见表 １）。③ 与此同时，处于谈判中

或研究中的自贸协定分别为 ９ 个和 ６ 个，这就

使中国自贸区建设数量有望在短期内突破

２０ 个。

表 １　 中国自贸区进展情况（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

已签协议的自贸区

（１３ 个）

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韩国；中国－瑞士；

中国－冰岛；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秘

鲁；中国－新加坡；中国－新西兰；中国－智

利；中国－巴基斯坦；中国－东盟；中国－东

盟（“１０＋１”）升级；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

贸关系安排

正在谈判的自贸区

（９ 个）

《区域全面经 济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ＲＣＥＰ）；中国－海合会；中－日－韩；中国－

斯里兰卡；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

阶段谈判；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

亚；中国－以色列；中国－挪威

正在研究的自贸区

（６ 个）

中国－印度；中国－哥伦比亚；中国－摩尔

多瓦；中国－斐济；中国－尼泊尔；中国－毛

里求斯

优惠贸易安排（１ 个） 亚太贸易协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中国自

由贸易区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

３９

①

②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

局双边本币互换一览表（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底）”，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ｈｕｏｂ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ｅｒｓｉ ／ ２１４４８１ ／ ２１４５１１ ／
２１４５４１ ／ ２９６７３８４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００５４２９７６２４．ｐｄｆ。

“习近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新华网，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１２ ／ ０６ ／ ｃ＿１１１３５４６０７５．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中国自由贸易

区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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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贸区建设之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与其

他国家的投资合作。 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签署的双边

投资协定已经达到 １２８ 个。① 此外，中国与美

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协定亦正在

谈判之中。
其三，与时俱进不断提出新的合作倡议，创

建开放型的经济合作平台，鼓励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融入及参与。 中国经济外交转入新常态之

后，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体现中国对外经济

合作理念与宗旨的合作倡议就层出不穷地进入

公众的视野。 “一带一路”倡议横跨整个欧亚大

陆，并且其辐射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互联互通”
高效地夯实中国与各合作对象的经贸合作关

系，并为扩大经贸投资往来创造重要的基础设

施条件；“１６＋１”拉近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

经贸合作关系，并为“一带一路”及中国与欧洲

国家的整体经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中非“十
大合作计划”更是从全视角、全方位搭建了中国

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总框架，成为中国对非经济

外交的新亮点。 因此，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的

经济合作倡议成为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新亮

点及突破口，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创造了不同

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合作平台。

三 “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

显著优势与重点突破

“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既是对内外经济

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承，也是对国内经

济转型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改革攻

坚期的客观反映。 因此，这一特殊的时代背

景就决定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的优势与

重点。
首先就“新常态”经济外交的优势而言，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发展理念、新合作倡议等层出不

穷，进一步增添了中国经济外交的活力与动

能，同时也拓宽了外交实践的视野与深度。 如

前所述，“新常态”经济外交背景下，中国陆续

提出了“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 “１６＋１”、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等新经济合作倡议或计划，这
些倡议不仅得到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积极支

持，同时也提升了国际经济合作的理念与水

准，更利于经济合作产生实实在在的落地项目

与经济效益。
第二，构建多重经济合作框架，实施多元

化合作模式，有序推进务实合作。 总体来看，
中国已在双边、周边、金砖、跨地区等多个范

畴启动了形式多样的合作机制：（１）双边层面

的中美 ＢＩＴ、中欧 ＢＩＴ 正处于紧张的谈判之

中，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展

开；（２）地区层面，中日韩自贸区、ＲＣＥＰ 均进

入谈判关键期，中缅印孟经济走廊建设正有

序推进；（３）金砖层面，ＮＤＢ 业已启动并在南

非设立了第一个区域办公室———非洲区域中

心，同时批准了第二批项目，ＮＤＢ 总部大楼也

已破土动工。② 此外，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厦门峰会

上，金砖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启动“金砖＋”合

作机制，同时又共同擘画金砖合作第二个“金

色十年”；（４）跨地区层面，ＡＩＩＢ 的成立离不开

中国外交的努力，而其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法定资

本规模燃起了亚洲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希望。
第三，中国提供用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

产品日益丰富、完善。 如前文所述，中国正努力

为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产

品，打造全方位开放经济体。 诚如习主席在

２０１６ 年 ＡＰＥＣ 利马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所示，“中
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预计未来 ５ 年，中国进

口总额将达到 ８ 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

到 ６ ０００ 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７ ５００ 亿

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 ７ 亿人次。 这将为世界

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

４９

①

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ｓｉ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ａｐｐｓ ／ ＩＣＳＩＤＷＥＢ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ａｓｐｘ．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中国厦门，二○一七年九月

四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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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①习主席的发言高

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

公共产品的维度和结构，更从质和量的视角阐

明了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潜力。
当然，“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在突出自身

特有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潜在的不足

与劣势，争取实现趋利避害、攻坚克难。
第一，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外交的实

效？ “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的实

力分布水平不均，而中国最主要的实力源泉是

经济实力，因此，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资源转化为

经济收益、政治影响力和外交实绩的任务就尤

其繁重。”②坦率而言，过去中国在上述资源转化

过程中的表现并不能用“高效”一词来形容，因
此，这一问题在“新常态”条件下有足够的提升

空间。 但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其牵涉

到多个层面，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棘手的就是

如何将我国经济外交与相关国家的对外发展战

略相衔接，产生事半功倍的政策效果。 而且，因
为一国的发展战略通常反映了其执政者的政策

目标和政治理念，所以，其本质又回归至政治

范畴。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其覆盖范围横跨

欧亚大陆，沿线经过俄罗斯、中亚、东欧、西欧等

政治经济重要区域。 起初俄罗斯对“一带一路”
倡议存在疑虑，担忧后者弱化其对中亚国家的

传统政经影响力，并会阻碍其所倡导的“欧亚经

济联盟”战略的部署与实施。 但经过中方的释

疑解惑和务实工作，俄罗斯终于表态愿意将其

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与“一带一路”倡

议相衔接，至此，中俄经济合作迈入新阶段，“一
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亦在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中

步入“快车道”。
另一典型的案例就是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前

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Ｍａｈｉｎｄａ Ｒａｊａｐａｋｓａ）在
任期间，提出“马欣达愿景”，并积极表态愿意将

“马欣达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 但

２０１５ 年初斯里兰卡总统之位易主后，新总统西里

塞纳（Ｍａｉｔｈｒｉｐａｌａ Ｓｉｒｉｓｅｎａ）随即放弃了“马欣达愿

景”发展战略，并造成“一带一路”在斯落地工作

遭遇困难。 后经包括首脑外交在内的多方面努

力，终使斯新政府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

价值，进而促成“一带一路”在斯落地工程重回

正轨。
由是观之，经济战略的对接完全是“经济外

壳、政治内核”的问题，对接的成功有助于实现

经济战略的高效推进与落实。
第二，如何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务

实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消除

周边国家对我积极推进“新常态”经济外交的担

忧与疑虑，并最终使其转变对我的政治态度。
其中，还要尽力克服领土问题、宗教、恐怖主义

等带来的困难与麻烦。
从双边层面来看，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领

土争端已严重影响了两国间正常的经济交往，
致使中日关系由原来的“政冷经热”逐渐变为

“政冷经凉”；而在南海问题上，尽管中菲、中越

间的矛盾已得到一定遏制，但周边国家仍存在

效仿的可能，这对我周边外交环境构成潜在威

胁，必须提前做好适度防范。 总之，部分周边国

家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影响力提升的疑虑犹

存。③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如何有效遏制周边

国家对我和平崛起的疑虑，同时继续有效发挥

经济外交“以经促政”的效能，是我推进“新常

态”经济外交工作的又一挑战和主要着力点。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实施国际性的并购活

动，常常遭致对方政府或政界人士的阻挠或反

对，而在欧美国家这一现象甚至出现了常态化

的趋势。 这不仅容易阻碍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步

伐与进度，更容易因经济问题政治化引发当地

民众反华情绪的上升，致使局部问题扩散至包

括双边贸易往来等在内的、范围更广的经济及

政治事务。
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加紧学习，强化对经济

５９

①

②

③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

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利马）”，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张晓通：“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
《外交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５４ 页。

高程：“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

略性”，《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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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认识与攻关，同时

摸索巧用、擅用经济外交的方式与方法，促使一

些国家实施对华友好的经济政策与战略。 不仅

如此，还有必要设置一些标志性经济合作项目，
促使部分国家改变对华态度，进一步促使部分

国家在对华问题上从“反华”一面彻底走到“亲
华”的一面，并保持坚定立场不动摇。

四、结　 语

应该说，中国经济外交的转型是成功的，并
且，中国经济外交在步入“新常态”之后也更加

富有活力和朝气。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李克强总理的

政府工作报告用“成果显著”四个字，高度评价

了我国经济外交的新局面，①同时也对经济外交

的工作目标提出了新要求。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环境，中国经济外交必须秉持改

革精神，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及战略

创新。

　 　 未来，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外交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建设将成为首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就始终

走在世界前列，“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②等不同阶段极具代表性的外

交理念，既反映出中国不断寻求和平合作、创造

利益共赢的决心与意愿，更折射出中国对外交

道路建设的自信与智慧。 在此基础上，“新常

态”下的中国经济外交对国家的总体外交、大外

交的服务性更强。 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怎样

使用‘经济外交’，都必须明确它包含于‘外交’
之中，是外交中的一个分支，与安全外交、文化

外交等分支处于并列地位，不可能凌驾于整体

‘外交’（总体外交、大外交）之上”。③ 因此，经
济外交与文化外交、安全外交一样，必须服务于

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这必须从理论上寻求

第一步的突破。

编辑　 龚　 婷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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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时坚持《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和宗旨，努力推动这一问题的国际合作。
为此，中国与俄罗斯、美国等主要国家达成基本共识，中方的原则

与立场也得到了对方的支持与认同。 具体内容，可以参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

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中美气候

变化联合声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于中国北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人民日

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周永生：“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外交概念研

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 年第 ７ 期，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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